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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后的第二天上午，嘉毅起床时，近中
午了。小田拎着菜从外面进来，看到他惊讶
地问：“今天，你怎么这么晚，还没出门上
班？”他装出一副可怜样说：“今天，我让学校
炒了鱿鱼，没班可上了。你看我将来该怎么
办呀？”小田眨着眼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
“我不管你上不上班，我还是每天照旧，你不
要赶我走。即使你不给钱，我也照旧
帮你做好吃的。”嘉毅听了有点得意，
进一步玩笑道：“你这么好，我哪里舍
得你走啊。可我没有钱了，怎么办
呢？”小田脱口而出：“没关系，我还在
外面做事，有收入，我可以养你。”最
后一句一出口，她似乎感到有什么地
方不对，脸一下子涨红起来。

嘉毅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心
里一阵喜欢。仿佛昨天的辞职，让嘉
毅一夜间突然感到在小田面前平等
了，有了追求她的资格了，以前所担
心的地位悬殊问题变得无影无踪了。
他扒了两口饭，笑眯眯说：“你做的好
吃，我肯定要吃你做的，最好一直帮
我做下去。”她连声应道：“只要你喜
欢吃我做的饭，我就随时随地给你做
饭，也不向你收钱。”他看着小田可爱的样子，
也知道她的心思，想继续和她开玩笑，逼着她
说出心中最想说的话，便问：“我们总是这样
住在一起，孤男寡女的，好吗？传到你老家，
你以后回去了嫁不出去，可不要怪我。”这话
一出口，嘉毅马上感到太具有杀伤力。

小田的眼神突然暗了下来，咬了咬嘴唇
说：“谁叫我是乡下人，让你欺负了也没有办
法，最终还是要赶我走。那我就等你结婚的
那一天回去，回去了我也不嫁人。”说完就拿
起他面前的碗筷，转身到水池边开始洗碗了。

嘉毅感到不对，慌忙起身，从小田身后抱住
了她，在她耳边轻声说：“不要哭呀，我喜欢你！嫁
给我吧，这里就是你的家，永远不要再说回去
了。”她扭过身子，把头压在他的胸前，用湿漉漉
的手捶打他的肩膀，喃喃说：“你就喜欢欺负我！嫁
给你了，你可以欺负我一辈子了。”他们终于捅破
了这层已经很薄的窗户纸，两人融为一体。
最近嘉毅心情特别好，想去看看予兴。予

兴在电话里直接把他约到了医院里见面。当嘉

毅在医院里看到光头的予兴，心里一紧，对予
兴的病情也猜出了大半。予兴简单地介绍了自
己的病情，说六个星期前被查出是肝癌晚期。
他说：“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我去了以后，
将留下一大笔财产，无人继承，我想让你继承，希
望你不要推辞。”嘉毅一时间诧异得说不出话，他
知道他的财产不是小数字。
他们在阳台上面对面的藤椅上坐下，予兴
继续道：“其实，我也考虑过捐款的
事，但我认为这对我没有什么意义。
第一，我不太喜欢这种张扬的事情，
也不要这些虚名；其次，你是知道的，
我这点钱是怎么来的，虽说不上肮脏
吧，但也至少是蒙着一层灰尘，这样
的钱捐出去了，我想大概是有害无益
的吧。”他又苦笑一下，“我考虑你继
承是有道理的。在我周围的人中，你
是最不贪财的，我信得过你，你也有
处理这些钱的能力。”
嘉毅谨慎地问道：“这么多的钱，

你让我怎么办才好？”予兴想了想说：
“股份变现的钱和一些属于我私人的
房产，大概七到八个亿吧。你拿这些
钱怎么处置都可以，最多在以后你在
上海遇见露露时，如果她还是单身的

话，给她相当于公司股份的百分之十的钱就可
以了，这是我以前答应过她的。”

嘉毅想到了予兴曾经的女朋友卢蓉，他
只知道卢蓉后来离开了检察院做了律师。他
想如果予兴此刻想见卢蓉的话，要及时联系
到才好。他试探地问：“我们儿时的朋友现在
很难聚在一起。除了黄莺，你还和谁有联系？”
予兴淡淡地答道：“没有了。”他看了一眼

嘉毅，补充道，“至于卢蓉。我听我们的张律师
讲，她后来律师不做，去了什么山里做了尼
姑，彻底超凡脱俗了。我也不想和她有什么往
来，她也是一个可悲的人。”
沉默了一会儿，嘉毅趁机把辞职和结婚

的事情说了一遍。予兴有些激动，跷起大拇指
露出笑容说：“好。在现在的世界里，你能引咎
辞职，太了不起了。我没有交错你这个朋友，
我为你骄傲。”

那天，他们聊了许多，聊了很久，直至黄
昏，无限好的夕阳把他俩的脸颊彻底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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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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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事也颇能说明卢慕贞对赌博管制
严厉。当时，有恩于孙家的孙眉结拜兄弟、老
兴中会会员郑强一家也居澳门。广州起义失
败后卢慕贞与家人流亡檀香山投靠大伯孙
眉，曾寄居在郑家，生活费用悉由郑氏兄弟负
担。卢慕贞晚年不忘郑家的深情厚谊，经常坐
黄包车到市场去买菜，每次必买两份，一份亲
自送到郑家。郑强的女儿郑翠惟和至亲好友
喜欢打麻将，但当她远远听到黄包车的“叮
当”响声就知道卢慕贞携菜而来，为免一番严
厉训斥，马上把牌藏起来。
早在 !"#$年 $月，孙科在他的上海哥伦

比亚路（今番禺路）家中为母亲卢慕贞举行七
十寿诞庆祝会，来宾数十人，除了孙家的至亲
好友，大多是上海的党政要人。据传当时上海
的《申报》《新闻报》都刊载了一幅孙科全家的
照片，卢慕贞坐在中间，孙科夫妇陪坐两侧，
儿孙们都立在后面。
转眼一晃又是十年。%"&$年 $月 #'日，

卢慕贞特意回翠亨村喜度八十寿辰。
(月 )*日，中山县政府在县城石岐举行

“中山县各界庆祝孙母卢太夫人寿辰暨欢迎
孙副主席旋邑大会”。国民政府副主席、立法
院院长孙科偕夫人陈淑英，儿子孙治平、孙治
强和侄子孙乾、孙满兄弟及侄孙等回乡祝寿。
参加祝寿的还有广东省政府副主席罗卓英、
省参议会议长林翼中、省党部主任余俊贤以
及张发奎、余汉谋等各级官员和港澳百多个
社会团体的代表。孙、卢两族亲友和翠亨村人
都纷纷前来向受人尊敬的老寿星祝寿，贺者
络绎不绝，冠盖云集，盛况空前。
这天从石岐到翠亨村沿途戒备森严。卢

慕贞的祝寿活动在中山纪念中学（简称“纪
中”）礼堂举行。场面盛极一时。筵开数百席，
不论何人，送贺礼入堂叩拜后，就可入席饱
餐。客人如食量大，转身又可食。%""+年 +

月，寓居加拿大的迟宝伦先生在《星岛周刊》
发表的《忆在翠亨纪中为卢太夫人祝寿》一

文，十分生动地记述了当年卢慕贞祝
寿的盛况。他回忆说，那年他随夫人
到翠亨村，应聘到中山纪念中学教书。
进校后，他还没开课，就立即加入为卢
慕贞庆祝寿辰的筹备。

经过一番忙碌筹备，卢太夫人的
寿辰到了，总理纪念中学的教职员，个个忙个
不停，因为迎宾与接待的人员，全都是纪中的
教职员，纪中的校园大，前去庆祝生辰的人，
至少超过一万人，贺客送来的焗猪，堆满了一
间课室，我们这些接待人员，由于贺客太多，
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肚子饿得慌。
后来，不知哪一位同事，望着放在地上的

许多焗猪说：“唉……我们真笨，为甚么有烧
猪都不吃。”有的人说：“没有刀，怎么切来
吃？”“唉！你们真笨，”先前说话的同事说，“用
手将烧猪的舌头拔下来，不就行了吗？”好办
法，我们每个人，提起袖子，伸手到猪的嘴巴
里去，将猪舌头拉下来。说真的，烧猪最好吃
的部分是猪舌头，我们个个都吃得津津有味。
晚上，客人走了，我们与唐校长到饭堂去吃晚
饭，厨说：“真怪，怎么所有烧猪的舌头，都没
有了？”我们听后，彼此望着，心中暗笑。
当年参加筹备卢慕贞祝寿事务的孙氏族

人孙社正先生，对烧猪（也称焗猪）也留下了
美好的回忆，他说：“我记得拜大寿时，最好吃
的是焗猪。先把一只不大的猪刮净吊干上香
料，预备好一堆圆石叠得中间空，石与石之间
有隙缝，易于透风，在叠石下面腾空地方加猛
火，把圆石烧得烘烘烫，然后熄火，把猪（猪要
隔上一层布或纸）放上去，用滚烫的石子把猪
全身围密，过一会猪就香浓扑鼻，里边肉和皮
酥脆，吃起来十分可口，是由澳门师傅上来炮
制的，是盛宴的好菜式。”
福寿双全的卢慕贞收到大量礼品，她把

江西景德镇瓷碗瓷碟等，分送给亲友和族人。
族人孙社正就得到卢慕贞赠予的一套金边
碗，可惜在“文革”期间毁坏了。不过，如今翠
亨村孙中山故居厨房橱柜里，还陈列着当时
亲友为卢慕贞贺寿而特制的碗碟。
盛况空前的祝寿活动，留下了一些卢慕贞

和儿孙在一起的照片。据称卢慕贞性格内向，
大部分照片上的表情都是愁眉不展，唯独这次
抗战胜利后喜度八十寿辰，她才有开朗的笑
容。卢慕贞晚年和女儿孙婉一家共同生活。


